
8 月 3 日，敦煌研究院、甘肃省邮

政管理局、中国邮政集团甘肃省分公

司在兰州和敦煌两地同时举行《莫高

窟（二）》特种邮票首发活动。这也是

中国邮政第 11 次发行敦煌文化题材

的邮票。

此次发行的《莫高窟（二）》特种邮

票包括 4 枚邮票及 1 枚小型张，全套面

值 10.80 元。邮票图案名称为北凉弥勒

菩萨像、唐胁侍菩萨像、唐天王像、唐

供养菩萨像，小型张邮票图案名称为

隋释迦佛一铺。该套邮票在画面形式

和色彩上，与 2020 年 9 月发行的《莫

高窟》特种邮票保持了高度统一。

截至目前，中国邮政累计发行敦

煌文化题材邮票 11 套，共 45 枚邮票、5

枚小型张，发行频次和数量均居全国

文化题材邮票之冠，有力推动了敦煌

文化的传播和弘扬。

渊尚杰 冰雅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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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

延续文化瑰宝的千年神韵风采
在崖壁上开凿石窟袁坐禅修行遥从此袁

莫高窟诞生了遥 这一年袁是公元 366 年遥
野来莫高窟如同一场梦袁这一梦袁就

成了一生遥 冶
野到莫高窟只看了一眼袁这一眼袁就

延续千年遥 冶
这袁是今天的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

团队的写照遥
野80 年前袁 以常书鸿先生为代表的

一批文物工作者看到敦煌艺术的珍贵价

值袁坚守西北大漠袁开创了敦煌莫高窟保

护尧研究尧弘扬的事业遥 冶敦煌研究院院

长苏伯民介绍袁如今袁敦煌研究院文物保

护团队已发展到 200 余人袁 他们正为建

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而持续奋

斗遥 2024 年 1 月袁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

团队荣获野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冶称号遥

他们说
在莫高窟找到了立业的舞台

敦煌文物保护，最主要的对象是壁

画。这些壁画，在历经千年风霜后，面临起

甲、酥碱、空鼓、烟熏、变色等多种病害。

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的实验室

内，消毒、取样、比对、记录，90 后女孩儿

陈雨鑫熟练地操作实验环节，每个步骤

紧密衔接。如今的她，对文物微生物的

研究有了自己的心得。2023 年 3 月，敦

煌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顺利通过她的博

士后开题报告。

“大家都知道莫高窟里的壁画有变

黑的地方，过去的研究说是受光照、湿

度、酸碱性等因素的影响，但我们发现，

其实微生物对它们也有一定的影响。但

具体是怎样造成影响的？影响到什么程

度？我们还在探索中。”陈雨鑫说着下一

步的研究内容。

在敦煌石窟监测中心，记者见到 80

后青年巩一璞。他参与设计开发的石窟

监测预警系统，让莫高窟保护管理工作

有了科学数据的支撑。

“2012 年加入团队后，我对计算机

和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特别清

晰的认识。但时间长了，我意识到文物

保护需要多学科力量的参与。比如我现

在参与建设的监测预警平台，首先通过

传感器技术对文物面临的风险进行及时

监测，其次通过监测数据的分析研究，对

风险事件进行识别预警，最后为文物的

预防性保护提供决策支持，实现数据驱

动下的文物科学保护和管理。”巩一璞

对记者说。

从事壁画和土遗址保护研究的 90

后青年李天晓，是团队里的青年骨干。

自 2022 年来到敦煌研究院后，他针对

壁画和土遗址保护的实际需求，每天都

在钻研各类保护技术和保护材料。

“会觉得累吗？”记者问。

“老一辈莫高窟人克服了无房、无

电、经费拮据、人手短缺等各种困难，无

怨无悔地为文物保护事业奋斗。作为新

一代莫高窟人，我也希望在这里安身立

业，为文物保护贡献青春力量。”李天晓

说。如今的他，正致力于新型文物抗菌

材料和生物加固材料的研发和评估。

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所长武发

思介绍，如今，无论是研究历史文献的、

石窟考古的，还是研究古建筑的、音乐

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展示能力、实

现价值的舞台，“年轻人都说，老一辈莫

高窟人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却将一切

献给了敦煌。他们也要怀揣着对文化遗

产保护事业的无限热忱，向榜样看齐，与

时间‘赛跑’，延续文化瑰宝的千年神韵

风采。近年来，团队不断有新鲜血液加

入，推动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力量不

断科学化、专业化、系统化，也让我们更

有信心去实现‘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的典范’这个目标。”

他们说
敦煌是此生安心处

走进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的生物

实验室，80 后青年贺东鹏正在调节微生

物培养箱的温度与湿度。

“我记得 2010 年刚来的时候，这个

实验室只有一个烘箱和一个培养箱，经

过十几年的发展，现在实验室的桌子上

已经满满当当了。”贺东鹏向记者介绍，

自己刚加入团队时不知道该做什么，该

往哪个方向努力。

“那是怎么找到了现在这条科研道

路？”记者问。

“院所领导鼓励我大胆探索，勇敢向

前，在实践中寻找兴趣点和发展方向，这

给了我很大信心。”贺东鹏说。

回首往昔，老一辈莫高窟人的生活

可谓“简单”：现场考察、研究技术、修复

壁画，日复一日。但他们总说，莫高窟的

壁画穿越了历史的美，那种沧桑中的清

雅和灿烂，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感染着每

一个人，来到这里，能帮助那些在时光中

逐渐变得模糊的壁画，恢复往昔的光彩，

自己的心便安定了。

如今，团队在壁画彩塑保护及数字

化方面先后形成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

10 余项、专利 50 余件，抢救了 150 余处

文化遗产，为古代壁画和彩塑保护提供

了“中国方案”。

“团队的年轻人都说，老一辈莫高窟

人以青春和生命诠释了‘坚守大漠、勇于

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他们也要努力投身于莫高窟的保护事

业，为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丰厚博大的

艺术和文化遗产宝藏服务。”敦煌研究

院保护研究所所长于宗仁说。

他们说
守护文化遗产新人当自强

“现在你看到的草方格沙障大概有

114 万平方米，植物林带 5 条总共约 60

万平方米，砾石压沙区 119 万平方米。”

在莫高窟崖顶的鸣沙山上，敦煌研究院

敦煌石窟监测中心治沙站站长张国彬向

记者介绍。

“不是保护文物吗？怎么还要治沙？”

记者搞不懂了。

“风沙流问题是莫高窟文物保护中

长期存在的环境问题之一。”张国彬解

释，“历史上，莫高窟南区一层洞窟很大

一部分被流沙掩埋。第 129 窟到第 109

窟的流沙，已经直接堆到石窟门口；第

108 窟到第 100 窟的流沙甚至已经封堵

了窟门。如果不及时清理，将会对洞窟

内珍贵文物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老一

辈莫高窟人几乎每天都要治沙。他们曾

在石窟的悬崖边上修建沙墙，还通过铺

压碎石子等方法进行小规模防沙试验，

甚至还要驾着牛车运沙……”张国彬说。

“现在的治沙工作依旧很辛苦吧？”

记者问。

“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

瓜，是我们的常态。但我们跟老先生们比

起来，那是掉进福窝里哩！哪里算得上辛

苦！”张国彬笑着说。

盛夏七月，上午十点，烈日当头。记

者走进莫高窟第 55 窟内，几位壁画保

护修复技师正在作业。他们穿着长袖外

套，腿上穿着厚厚的裤子。没待几分钟，

记者便打了几个寒战。

壁画修复师柴宗香用羊毛刷轻轻地

把壁画表面的浮土拭掉，右手拿起装有

修复液的注射器，小心翼翼地按压气囊，

白色的修复液顺着针头尖滴落在壁画的

裂缝中。接着，她熟练地放下注射器，右

手拿起自制的木制修复刀，左手垫着小

块白纸，在裂缝上轻轻按压。

“我是真喜欢这些壁画啊！能投身自

己热爱的行业，是一种幸福！”柴宗香笑

着说。

像柴宗香一样的人还有很多。如今

在团队，80 后已经普遍担任起部门领导

的重要角色，而 90 后和 00 后更是成为

创新研究的骨干力量。

2020 年以来，团队在文物保护重大

装备制造、重大发明创造等领域取得一

系列成果：研发了我国首座考古发掘现

场移动实验室，有效破解了考古发掘现

场出土文物快速劣化、消失等世界难题；

建成了文化遗产领域唯一的全气候大型

物理仿真模拟平台———多场耦合环境模

拟实验室，破解了岩土质文物长时序劣

化过程再现难题和尺寸效应瓶颈；打造

了全球首个基于风险理论的丝路遗产监

测预警体系，成功实现丝路沿线多处文

化遗产的可视化监测。

“当前，敦煌研究院经过几代人的不

懈奋斗，造就了一支老中青结合，团结协

作、充满活力的高水平专业人才队伍。未

来，新时代的莫高窟人仍将坚持以习近

平文化思想为指引，认真践行‘莫高精

神’，不断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

向前发展，守护好千年文脉的根与魂。”

苏伯民说。 (刘宇航 王冰雅 尚杰 任欢)

甘肃发现世界最小恐龙足迹化石
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

黄河三峡大景区管委会恐龙博物馆的

工作人员于近日新发现 1 组 5 枚小型

恐龙足迹化石。经专家初步判断，这组

化石为白垩纪时期的微小型恐龙足迹

化石，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小的恐龙

足迹化石之一。

受近期持续降水影响，恐龙博物馆

工作人员在临夏世界地质公园内一处剥

落的岩体表面，发现了 1 组 5 枚恐龙足

迹化石，单枚足迹长度大约 1—3厘米。

长期从事恐龙研究的中国地质大

学（北京）副教授邢立达实地考察后初

步判断，这组化石为白垩纪早期的微小

型恐龙足迹化石，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

小的恐龙足迹化石之一。

据了解，白垩纪时期的微小型恐龙

足迹化石最早于中国四川盆地发现，后

来在中国的山东省以及韩国等地也陆续

发现过。邢立达说，“在临夏的新发现，很

可能表明这类足迹在同期有更大的分

布，对研究这些区域的生物地层学、地质

年代和恐龙多样性都有重要意义。”

邢立达介绍，这是首次在中国西北

发现微小型恐龙足迹化石。新发现的

微小型恐龙足迹地层岩面有很明显的

波痕构造，说明微小型恐龙足迹造迹者

是在水边活动，与不少水鸟足迹化石在

一起，这样的组合和其他几个地区的发

现保持一致。

这个新发现在科学研究和科普上

都非常有价值。通过这些化石，我们可

以从另一个维度来了解恐龙的小型化，

恐龙小型化是恐龙演化为鸟的要素，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化事件。

20 世纪 90 年代末起，临夏州永靖

县发现了总量 2000 余枚的刘家峡恐

龙足迹化石群。该足迹化石群分异度

高、保存清晰且多层位出现。

渊据央视新闻冤

三星堆新发现

实证 3000 年前城市规划
新发现建筑基址和手工业作坊分

布、朝向呈现明显规律，新确认三星堆

古城水门、城门等……记者日前从四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一系列新的考

古证据表明：距今 3000 多年前，三星

堆古城已有清晰城市规划。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面

积约 12 平方公里，遗址的核心区域是一

座古城，四周建有高大的城墙。虽然城墙

部分区段在历史上已经遭到破坏，但考

古学家根据对现存城墙的勘探，仍复原

出城址的基本格局：三星堆古城城址面

积约 3.6平方公里，呈西北—东南向。

该朝向与之前发现的青关山宫殿，

以及 2022 年至 2024 年在三星堆遗址

新发现的高等级建筑基址和玉石器作

坊基本保持一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许丹阳

介绍，坑内文物的摆放方位也与整个三

星堆古城的朝向基本保持一致。

“这一切绝不是巧合，显然是古人

有意为之。”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告诉

记者，这些考古新发现，以及本年度新

确认的三星堆古城水门、城门等，都为

深入研究三星堆古城城市布局提供了

宝贵资料。

许丹阳告诉记者，三星堆古城的主

轴线方向为西北—东南走向，也是古蜀

人民适应当地地理环境的结果，参考了

当时的自然山川走势。“如此布局一方

面便于生产生活取水用水，另一方面便

于利用水路对外联系，体现出先进的城

市营建思想。”

通过考古学家持续努力，目前三星

堆古城平面布局已经基本清楚：城邑北

依沱江的支流鸭子河，悠悠的马牧河从

城内蜿蜒而过，北边有宫殿区、手工业

作坊区，南边有祭祀区，多座城门和出

入城门的道路将都城与周边联系起来。

“继良渚、二里头等早期都城遗址

后，对三星堆古城布局规划的考古发现

和研究，又一次展现了中国古人在城市

规划上的智慧和实践能力，显现出中华

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孙华说。

渊康锦谦 童芳冤

第 11 套敦煌文化题材邮票发行


